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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农历庚子年(鼠年)正月。新婚燕尔的

莉莉一团喜气，走路都带着笑容。想起最
近接二连三发生的开心事，她浑然觉得自
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事业上，她
去年年底被提拔当上了内科护士长；在政
治上，她还成为了中共预备党员；在生活
上，三十出头的她在去年岁末终于喜结良
缘，甩掉了她最不爱听的“剩女”称号。
夫君体贴、随和，是另一家省级大医院的
副主任医师。

最近小夫妻在张罗去马尔代夫度蜜
月。莉莉已经在憧憬度假天堂的如画美景
和种种浪漫……

其实，莉莉还不知道，在钟南山院士
宣布武汉市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以
人传人疫情后，随即一场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战疫，便在武汉、湖北及全国全面
打响。

开心快乐还没几天的莉莉，一个电话
改变了她蜜月的方向。莉莉赶到医院大会
议室时，只见院长正在神情严峻地传达有
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文件……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武汉作为全国
疫情发源地重症区，江西省及南昌市各大
医院的专科医生和护士纷纷报名前去参
战。莉莉瞒着家人主动报名请战参加了南
昌市援鄂医疗队并很快来到武汉市红星医
院。

一到驻地，她便亲眼看到，这里比自
己想象中的疫情还要严重，大量病人急需
护理。一向以治病救人为已任的莉莉，立
即投入到紧张工作之中。

正当她忙的不可开交之际，突然接到
一条微信：白衣天使，责重如山。不辱使
命，盼早凯旋。念你的人—志敏

原来夫君已经知道自己前来武汉。想
不到夫君不但没批评她，且还这么支持
她。这让莉莉有种心心相印的感动。

无后顾之忧的她，马上回复夫君：抗
击疫魔，医护当先。我赴武汉，你守家

园。对了，我来武汉你怎知道？查岗了？
别告诉家人。想你的人—莉莉

人失踪了，你还好意思问？你同事在
微信中提了一下，但在哪家医院没说。查
岗？我哪敢呀？念你的人—志敏

这天下午，一辆救护车又急促地送来
一位重症病人进入隔离区抢救。由于防护
服特别紧张，为免浪费一套防护服，一位
由江西省派来援鄂医疗队中的护士，在隔
离区专家医生身旁坚守了五六个小时。在
这期间，她都不能吃饭、喝水、上厕所，
因而晕倒了。

你放下这边事情，快进隔离区顶替。
医院副院长立即从援鄂的南昌医疗队中找
到莉莉进去。直到天黑出来时，那位医生
和她穿着的 成 人尿不湿裤子全 都湿透
了……

夜已很深了。睡在地铺上的莉莉又收
到夫君发来的微信，心里暖洋洋的，感觉
很温馨。

莉莉，你那睡觉有床吗？如果睡地铺
千万别着凉了。念你的人—志敏

志敏，你怎想到我会没床睡呢？我睡
床上，一切安好。想你的人—莉莉

猜的。那就好。早点休息。念你的
人—志敏

是的，在这医院，太多艰辛，都是外
人无法想象的......

医院走廊，是莉莉每天不知要经过多
少次的地方。这天下午，她从病房出来，

正匆忙行进在走廊上。一位走在她前面的
男医生，无端地引起了她的注意。尽管这
位医生全身都让防护衣、口罩，眼镜及白
帽裹的严严实实，但从他的身高及走路姿
态来判断，倒有几分像她一位熟悉的人。

他会是谁呢？她一时又想不起来。
哦，她又想起来了。这不就是前几天陪同
他一起在隔离区抢救急症病人的那位医生
吗？

请问，你是哪里人？这天，莉莉与那
位医生再次走廊相遇时，她有意大胆问了
一句。

江西人。那位医生边走边随意回复了
一句，感觉对方声音似有些熟悉，随后他
也便放漫了脚步，回过头来：请问，你是
南昌人吗？

你不会就是志敏吧？莉莉有点激奋地
进一步追问。

你是莉莉？这时的陶志敏医生从声音
中也立即猜到对方是谁了。

原来，这位医生正是南昌市一家省级
大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陶志敏，也就是孙莉
莉的新婚夫君。

远在千里他乡，夫妻俩就有这么巧
合，一个从省援鄂医疗队走来，一个从市
援鄂医疗队走来，相会在这武汉红星医
院。

于是，大家便看到这么一幕情景剧：
一位医生和护士在这大厅广众之下竟然拥
抱上了。此情此景，一时把所有人都惊呆

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在拍电影
吗？弄明事情真相后的大家，都为这对新
婚夫妻能在这抗击疫魔战地幸福相遇，都
深为他们义举感动、高兴且祝福着。

其实，莉莉并不知道。在她参加南昌
市援鄂医疗队之际，夫君陶志敏参加了江
西省援鄂医疗队队员，他只是先莉莉半天
来到武汉市红星医院。看到医院疫情严
重，已有医生感染病毒，大有快速蔓延之
势。为不让家人担心，他便与家人发了一
条微信，瞒着说自己出差，骗过全家人。

谁也意想不到的是，一对各自瞒着对
方先后参加不同援鄂医疗队的夫妻俩，竟
然双双都被分配在了一家医院。已经相处
一块有段时间了，他们却因不是一个援鄂
医疗队，穿的严严实实，加上医务繁忙根
本没人去细瞧别人胸前挂着名字的小牌而
互不相识。于是，他们新婚蜜月的旅行也
就在这各不相知的情况下，神奇般来到这
家医院悄然度过着。

莉莉，你要挺住。夫君陶志敏叮嘱
着：千万小心，注重安全。晚安。

这个晚上，看到夫君发来这条叮嘱微
信，莉莉连发三条微信给夫君。但夫君再
无回复，看来是很累睡着了。

志敏，你多保重。莉莉满怀信心：你
我同在，相守百年。

虽说抗击疫魔生活是很艰苦的，莉莉
娇嗔：有你在身旁，感觉很甜很甜。

抗击疫魔道路漫长。莉莉和夫君相
约：但等战胜疫魔，拥抱春暖花开。

这是一个晴朗而又特别的清晨。他们
相互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条微信：情人节
平安！莉莉和志敏各自早起，迎来了在这
家医院度过的肩并肩抗击疫魔的“蜜月”
又一天……

庚子年春，一种罕见病毒的爆发，牵
动着亿万国人的心弦。

看似平静的居家隔离，实则暗流涌
动，焦灼情绪油然而生，窗外的那日、那
月、那云，忧伤而又迷离，如梦似幻。

春风拂过，一枝残柳摇曳，在水中漾
起皱褶，波纹细腻，两只野鸭悠闲地漂
浮，时而一个潜水消逝了踪迹，时而扑打
着翅膀一路远去，这方野塘已然成了它的
领地，人迹罕至的自然仿佛又恢复了往日
的宁静。

倒春寒酝酿已久，一场鹅毛大雪，在
声声春雷后如约而至，纷纷飘落的雪花漫
天飞舞，屋顶白了，树梢白了，猪圈白
了，地也白了，不似以往，掉落地上的雪
花被过往车辆轧过，幻化成水气，无影无
踪。

皋城西南，大别山脉绵延不断，山高
林密，跨过鄂豫皖分水岭，再往西，山那
边毗邻着湖北的山山水水。

距此 3 0 0 公里，一座江天浩荡的古
城，曾经的荆楚大地武汉伫立在长江水
岸，这里就是此次新冠病毒的暴发地，大
自然在历经坎坷后，以它独立特行的方式
报复人类，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被侵蚀，灾
难来势汹汹，透过四通八达的交通体系，
病毒被复制蔓延，如雨后春笋，如开闸洪
水，如猛兽出笼，北上南下，抵五洲达四

洋，在自然面前，人类如草绳，顽强时韧
性十足，可弯可直，脆弱时，一熔即断，
转瞬即逝，此疫把江城武汉揉捏得支离破
碎。

遥望西南，暮色掩映下的落日血红艳
丽，那落日尽头下，多少武汉市民彻夜难
眠，谁也预料不了明天谁会被感染，互联
网时代，名人放了个屁，都会被无聊的人
炒作得臭气熏天，疫情在撕心裂肺的蔓
延，不良媒体放毒一刻没闲，这个秘方那
个神药在口口相传，药房门口排满购药抢
口罩的吃瓜群众，此刻无语，改革开放四
十年，善良的人民群众依然天真无邪，可
气的同时觉得可爱。

岁月无声，日子却有痕，吾曾数次到
访武汉，对武汉三镇印象颇深，东湖的杨
柳依依，武大的樱花浪漫妖娆，熙熙攘攘
的户部巷小吃遍布，汉正街上充满吆喝，
长江上游轮声声低鸣，热气腾腾的热干面
香气扑鼻，咋也没想到这个热情洋溢的城

市，此刻竟然遭遇劫难，气喘吁吁。
从未停歇的支援，源源不断的逆行

者，如同一股股清流从四面八方注入这个
命运多舛的城市，隔离、居家、禁足，政
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隔断病毒传播，六安，
本应六地平安，却在武汉封城后，频频传
出疑似及确诊病例，居于此地的我们一度
高度紧张。

银马社区的门口，一暴躁青年手脚并
用招呼在小区保安的身上，口中骂骂咧
咧，甚至一口唾沫飞出，直接喷在门卫脸
上，青年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他的不羁
放纵爱自由，拒绝戴口罩，拒绝沟通，不
久一辆警车将他送去了他向往已久的地
方。

开发区税务干部小孙驻守在世纪景园
门口，傍晚气温骤降，冷风拍打在身上，
她不时跺脚，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年轻党
员的担当，面对部分有抵触情绪的群众，
她千般解释，万般耐心，一声问候，一句

叮咛，终于获得人民群众的声声赞扬，那
尚有余温的几枚鸡蛋，两桶硬塞过来的方
便面，夜深了，人静了，汩汩流淌的鱼水
情一幕幕上演。

某医院的会议室里，坐着第二批支援
湖北的医护人员，院里动员讲话简单明
了，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中国胜，
中国胜靠的是全民万众一心，靠的是中央
地方同频共振，靠的是医护人员的大无
畏，我终将无我，红色故里的革命精神就
是勇往直前，没有太多的掌声，没有太多
的煽情，只有默默地逆行，彰显医护人员
救死扶伤的情怀。

窗外，大地复苏，燕子缓缓归来，春
已踮起脚步慢慢靠近，这姹紫嫣红前的众
生百态，恶者令人深恶痛绝，善者让人感
怀万分，在这生与死、血与火的洗礼中，
有多少人削尖脑袋起意发财得利，有多少
人隐忍苦难，埋头逆行，自己选择了危
险，却把平安留给了他人。

已是农历二月天，阳台上偶尔飘过春
风，弥漫着淡淡的
花 香 ， 吾 举 头 西
望，想来新冠病毒
那厮已然被我国人
控制，陌上已是花
开 遍 地 ， 春 意 似
海。

蜜 月
万俊华

一
病房里很安静。老旧的挂式空调呈鹅黄色，在墙壁的拐角

轻轻地嗡响着，一张一合，缓缓的，像极了一个慢条斯理的老
男人。对，就像老孙头。

老伴老孙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想到这里，她笑了一下。
窗棂上还卧着一层薄薄的雪，那是昨夜的雷声带过来的。

听护士小严说，昨夜那几声响雷过后天上就飘起了小雪。
正月还没有过去，她记得老古话好像说过，这个时节的响

雷是不祥的。
但是此刻，一缕吉祥的阳光却从窗户外斜照了进来，铺在

雪白的病床上，像是在被子脚头压上了一条窄长的绒毯。
努力地睁开眼，望着面前的那抹金黄，她恍惚间闪过一个

念头，这是老孙头送来的么？
肯定不是。
老孙头年前就走了。后来她想，这是老孙头一辈子做的最

不慢条斯理的一件事。从发烧到离开，短短的五天时间，临走
也没来得及给她丢下一句话。

一辈子不急不慌的老伴就这样匆匆地走了。老孙头一走，
家里就剩下了她一个人。

两天后，她亦有了相同症状。第三天，家里就来了几个同
样是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第一时间把她拉到了医院，拉进了
这间病房。

二
窗外的太阳应该是挪了点位置，洁白的床单上，那抹金黄

明显地宽了一些，洇过了膝盖。
她似乎感觉到了一股温暖。这让她又想起了老伴，那个一

辈子都不急不慌慢条斯理的老男人。
四十年前。那时老孙头还是小孙，他们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

期恋爱了。小孙是武汉本地人，她家却在七百多公里以外的重庆
万州的大山里。幸运的是，大学毕业后他们都留在了武汉。

她好静。大学四年，基本没出过学校门，只是毕业前去过
一次小孙家。江城武汉对她来说，除了陌生，还是陌生。

她记得他们婚后的每个周末，小孙都会带着她坐着公交车
去郊游，有时候也骑自行车，甚至是散步出门。小孙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带你走遍武汉，我们不急，我们慢慢
走，慢慢走。

那时候的天很蓝，珞珈山下东湖的水比现在要清得多。那时
候信件慢，车船慢，那时候的日子很长，樱花也比现在好看。

她和小孙婚后五年，一直没有孩子。去查了，是她的问
题。随后的十多年，他们跑遍了国内所有有名的大医院，依然
无果。

终于，一天晚上，她泪流满面，愧疚地对小孙说，我们离
婚吧。

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她比城市人更懂得人间的烟火滋味，虽
然公婆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当面给过她脸色，但小孙是家中独
子，她不能太自私。

她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晚的场景——— 她说这话的时候，
小孙正在台灯下安静地看书。她话说完，小孙的背影就在那里
怔住了几秒。慢慢地，他转身，俯下身，托着她的面庞，笑：
傻丫头，不急，慢慢来，实在不行——— 我们就不要孩子。

他合上书，刮了一下她的鼻子，没心没肺地说，以后，你
就是我的孩子。

那一夜，她哭湿了小孙的肩头。

三
护士小严进来换药了，顺便又一次给她量了一次体温，小

严兴奋地告诉她，奶奶，医生看了您今天的片子，好转了不
少，这两天的体温保持得也很不错，奶奶要加油哦。

第一次见到小严的时候，是她住院的第二天。听说她有些
抗拒治疗，这个带着护目镜全副武装的小丫头主动跑过来做她
工作。小丫头说啥她没有听进去，但她注意到了那件白色的防
护服上用记号笔写着六个字，万州医院，严芬。

是万州老乡。万州。多温暖的两个字啊。
呵呵，小姑娘，我也是万州的妹儿娃子啊。她在心里这样

说着。不知怎的，鼻子就一酸。
此时的阳光已经占满了大半个病房，把整个病床涂抹成了

一只夕阳里的江船，仿若油画一样辉煌。
这让她想起来，多年前和她老孙头曾几次从武汉坐船去万

州娘家，每次排队买票，后面的人都上船了，老孙头还在售票
口四处张望。她催他，他笑，说，让他们先上，我们不急的，
慢慢来。

不急的，慢慢来。当年她带的班统考成绩在区里排名垫
底，她心急如焚，老孙头端来一碗菊花茶，也是这样说着，轻
轻地送到了她的面前。

不急的，慢慢来。那一年他们带婆婆去张家界旅游，途中
遭遇车祸。他脸上流着血，也是这样一边安抚着惊魂未定的她
和婆婆，一边安静地抽烟，和其他乘客一起等着120过来。

四
昨晚她又梦见老孙头了。老孙头来医院找她下象棋，她哭

着对老孙头说，听说有人都出院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啊。
老孙头一手敲着棋子，一手胸有成竹地拍着胸脯，嘴里不

知在说着什么。
她听不清。急着喊，老孙头，你大声点，我听不见。
老孙头又说了一遍，医生说你快要出院了！不急啊，慢慢来！
这次她听清了，赶忙睁开眼。
站在她面前的是万州医院的小严。
小严一边转身拉开窗帘，一边大

声地重复：奶奶，医生说过几天你就
可以出院了！不急啊，慢慢来！

初春的阳光猛地扑了进来。好像
还在梦中，她愣在了那里。

两行浊泪就滑过了她苍老的脸
颊。

因疫情，小区封闭好几天
了，年三十烀的腊货，还有一只
咸鹅，到今天中午，已经被我们
老两口消灭的差不多了。这些咸
货，一部分是为正月间待客预备
的，因为新冠肺炎，儿女们不能
来家，亲戚们不能拜年，烀好的
这些咸货，全靠老俩口自行解决
了。我和老伴开玩笑说，我俩算
是个“吃货”吧？老伴说，厉
害，一只咸鹅也吃完了。

说起咸鹅，我想起了4 0年
前那只咸鹅的故事。

那年春天，我家买了六只雏
鹅来家饲养。那年头，人都没得
吃，哪有饲料喂鹅？六只死了五
只，一只成了光杆司令。到过年
的时候，母亲把这只鹅杀了、腌
好。还到隔壁换了二斤挂面，把
鹅肝花、鹅肠子、鹅肫红烧下面
吃，全家算是享受了一顿美餐。

在清洗鹅内脏的时候，母亲
把沾在手心手背上星星点点的鹅
油，用白菜叶子擦了又擦，白菜
要炒着吃的，油一点也浪费不
掉。快要过年的时候，大姨娘到
北京去看女儿，母亲就托大姨娘
把我家这只唯一的咸鹅，带给北

京大舅吃。大舅在北京工作。母亲说，大舅小时候最爱吃咸
鹅。

过了正月十五，大姨娘从北京回来，母亲进城去看她。
母亲问：“大舅喜欢？”大姨娘说：“喜欢！”还把大舅吃
鹅的事说了一遍。

大姨娘说，除夕那天，大舅把鹅放在锅里炖，满屋子的
香气。咸鹅炖好后，大舅把上面厚厚一层、漂着淡黄色鹅油
的汤倒进下水道，还把鹅屁股剁掉，丢进了垃圾桶，只吃鹅
胸脯肉，啃鹅爪鹅膀尖子喝二锅头。

母亲站在大姨娘面前听，一怔一怔的，眼泪似乎都流了
下来。她感到对不起家里的孩子们，愧疚大过年的孩子们连
一块鹅肉也吃不上。她的脑海里正在编织一幅美妙的“汤菜
图”：用咸鹅汤烧白菜，全家能吃两三天，不要放油盐；鹅
屁股切成块，一烩一煮，再加葱花生姜蒜瓣儿，要多好吃有
多好吃！然而这一切，都给大舅给糟蹋了。

母亲回来后，把她听到的也对我们说了一遍，我们也都
听得懵懵懂懂的。那个年代，北京和北京人，在我们乡下人
的印象中，显得总是那么的遥远和神秘！

正当我和老伴独坐思往昔的时候，手机铃声响了，是合
肥侄儿打来的。侄儿说，好多天不能出门，在家憋死了，还
抱怨今年过年没了“氛围”。

侄儿大学毕业后在合肥自谋职业，有房有车。他在电话
里说这个年过得憋屈，还给我念了一首诗。因为我不懂诗，
故略去不录，但所谓的“氛围”，倒把我搞的有点儿糊涂。
过去，一年过一次年，甚至为那些许的老鹅汤还要纠结好一
阵子，直到今天仍忘不掉那种感觉。
现在，天天过年，虽然疫病当前，天
天宅家，哪天不是小酒喝着电视看着
抖音发着？

本想奚落侄儿几句，但忍住了，只
在电话里说了一句：风雨即将过去，
春暖就要花开。

荆楚一疫家国殇，狰狞肆虐舞猖狂。
临危辞亲别友去，英豪壮志敢担当。
全民与共号令响，举国敌忾驱魍魉。
八方驰援江城暖，逆行无惧爱无疆。

雨雪霏霏数日长，众志成城慨而慷。
志有同心谁与鉴，军民医护齐严防。
未使苍生受苦瘴，继夜连明已寻常。
待到杏林擒瘟孽，凯旋之际百花香。

陌上花已开
杜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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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发现时常喧哗不已的人
在世界危难时沉默了
而沉默不语的人
悄悄走向了喧哗的世界
冠状病毒，如一只可怕的魔鬼
拿着尖锐的血刀索取人民的生命
沉默不语的灵魂，坚定的挡在了前面
危难时期，祖国永远留着一张寻人启事
接滞留海外的我们，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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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战线上的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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